
《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艺术嬗变发展研究》

专题序言

数字媒体赋能艺术革新，立足数字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视域下，数字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呈现，更

是一种以信息编码为标识的崭新思维方式。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艺术嬗变发展既囊括在技术手段、形式

策略、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创新重构，也包含传统媒介的再媒介化，新旧媒介更迭的转型设计及数字艺术

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等。因此关注、依托数字媒体环境，研究艺术嬗变及发展，做好艺术的传承延续及

创新转化，探索构建可持续发展路径，显得至关重要。

本期发表的 2篇论文聚焦中国动画领域，探讨数字媒体语境下的动画艺术与传统文化间的联动演

化。彭馨仪、殷俊撰写的论文《从“符号”到“真人”——中国动画电影中父亲形象塑造演变研究》以中国

动画电影中的父亲形象为研究对象，剖析形象的演变过程与社会主流文化及价值观念之间的联动关

系。沈艾雯撰写的论文《文化转译视域下的国产系列动画创新设计研究——以〈中国奇谭〉为例》自主

构建文化转译模型，对典型个案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进行提取，以跨媒介、跨时空、跨文化三维度，剖析多

元文化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实现文化的转译重构。

本专题旨在为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艺术嬗变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学术讨论平台，以期对相关学科领域

的研究起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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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到“真人”——中国动画电影中父亲形象塑造演
变研究

彭馨仪，殷俊
江南大学，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中，父亲形象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不仅指具体的人，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父亲形

象的演绎一直与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挂钩，伴随其变迁而演变。从早期的中国动画电影中象征权威与秩序的符号化的

“霸权式”父亲，到温柔智慧的“理想化”父亲，到顺应时代观念变化下而出现的“窝囊废”父亲，再到如今传统两性观念被打破的

局面下，变得更加鲜活与个性化的父亲，其形象的演变，映射了时代发展下大众对于父亲形象内在的认知与情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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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ymbolic" to "Vivid": Evolution of Father Figure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PENG Xinyi, YIN Jun
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heritance of human culture, the father figure owns its special symbolic meaning, not only referring to a specific

group of people, but also representing a cultural symbol.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ther figure has always

been tightly bound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and values of the society, and is evolving along with their transition. From the

symbolic "hegemonic" father who symbolizes authority and order in early Chinese animated films, to the "idealized" father with

tenderness and wisdom, then to the "wimpy" father that emerg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times, and finally to the

present father who has become more vivid and diverse thanks to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traditional stereotype of gen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father figure represents the transition of the public cognition and emotion towards 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Chinese animation; father figure; evolution

“父亲是中国电影关于家庭、国家、社会和文化想

象的重要能指符号”[1]。事实上，父亲在人类任何文明

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至现代

的逐渐过渡，社会文化与家庭结构发生嬗变，大众对父

亲角色的认知也在悄然变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产

动画电影中的父亲形象。

“在这个媒介力量无处不在的时代，媒介拟态环境

的导向控制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人们的一些文化说教在媒体世界面前变得苍白无

力”[2]。显然在当今的媒介语境下，媒介于大众身份认

同、自我认同以及性别气质的构建上有着难以忽视的

力量。而父亲角色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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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少以主角形象出现在屏幕之上，但从被创造伊始起，

动画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就承载了主流文化对其角色的

思考与期许，成为了展现时代变迁下嬗变的社会观念、

家庭文化及两性认知的载体。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动画的

崛起，使其对客观现实的反作用力也愈发强势。作为

家庭与成长叙事中的重要角色，中国动画电影中的父

亲形象与社会现实有着极强的映射关系，这使得中国

动画电影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借助观众的情感共鸣得以

突破影像与现实的边界，在增加影像故事厚度与内核

深度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丰富着大众对父亲身份的认

知与理解，间接推动着不同世代之间的沟通交流与自

我身份认同的建立。从这个维度上看，中国动画电影

中的父亲角色演变研究显然有其必要性。

一、缺席：隐藏在社会身份后的父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苏联及东

欧动画正值发展的黄金期，其基于本民族特色的取材、

着重教化功能的定位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中国动

画寻求中国风格，强调电影意识形态输出的需求不谋

而合。在其影响下，中国开始了追求民族风格的中国

动画之路；也因此奠定了中国动画高度重视其在群众

尤其是儿童中的影响力，始终将为儿童提供正确的积

极的价值引导与思想教育作为中国动画重要的艺术功

能与创作定位。与之相应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动画电

影从故事、场景到人物无不展现着其作为国家方针、社

会氛围和传统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身份。

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70年代末的30年，正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百废待兴，党和人民的

当务之急便是生产与建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成年人被认为理应全身心地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而不是沉湎于个人的“小情小爱”当中。这股风潮

随即便蔓延到了当时的动画电影中，在动画电影《草原

英雄小姐妹》（1965年）中，父亲在影片开头匆匆出场，

向龙梅与玉荣姐妹二人发布放羊任务后，便投身于公

社其他事务，直至影片过半才再次出现，成为发现姐妹

俩走失并推动公社集体外出寻找姐妹二人的关键人

物；纵观整部影片，父女三人鲜少出现在同一画面中，

更少见三人亲密的互动，无论是父亲还是女儿们都将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公社的建设上，努力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积极承担着自身于集体中的职责与使命，因

而父亲与儿女之间柔软的温情与爱护被更为宏大的家

国情怀所遮盖。同时，这个时期的动画电影因其内涵

的教化功能，所以在父亲角色的塑造上，也更为注重其

形象的正面意义，追求其于社会舆论与价值观念上的

导向作用，导致角色所传递出的特质往往相对单一，人

物形象不够立体和丰满，稍显扁平，见图1。

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遗留物无法伴随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而烟消云散，父权制作用下的传统观念宛如烙

印般顽固地遗存于大众脑中，持续地影响着人们。“父权

制体系中，男性中心主义赋予男性的理论和实践以绝对

的权威和价值……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属性，认为男性

的生理条件导致男性强壮、伟岸、有领导才能……[3]”因

此，身为成熟男性的父亲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年轻男

人、所有的女性及儿童）被划上一道隐形的分界线，使

其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了家庭领域，走向社会，被要求

成为世俗意义下的成功人士。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的

社会身份不断被强调，而其家庭身份则随之被削弱。

动画电影《哪吒闹海》（1979 年）中的父亲李靖是

陈塘关总兵，肩负着守护一方百姓的重任，其具体形象

也大量参考了传统戏曲元素，剑眉入鬓，眉头紧锁，腰

系宝剑，一身红袍，一步一顿间尽显将军风范。影片中，

面对以肉球姿态降生的哪吒，李靖担心其为妖邪，日后

为祸一方，于是拔剑而出，企图将威胁扼杀在摇篮里，直

至太乙真人前来开解才转而接纳哪吒。相似的桥段也

出现在了影片的高潮处，在四海龙王于陈塘关兴风作浪

时，李靖为了平息龙王的怒火，保护全城百姓的性命，一

度高举宝剑，欲亲手杀死哪吒，但最终难以下手。从李

靖两次试图通过牺牲哪吒以保护陈塘关百姓的举动中

不难看出，对李靖而言，身为人父的拳拳爱子之心难以

越过身为陈塘关总兵所代表的家国大义，当面对两者的

冲突时，他在煎熬与挣扎之中选择了为大局牺牲与奉

献，哪怕他为此所付出的可能是自己的亲子，见图2。

图1 影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父亲向两姐妹

发布放羊任务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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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影片《哪吒闹海》在当时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

的影响下，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塑造都有其所代指

与影射的深意，但人们仍可以从李靖身上窥见当时社

会大众对父亲角色和父亲职责的看法与思考。李靖在

影片中俨然一位典型的于社会与家庭双重领域均享有

较高名望和地位的传统严父，这类父亲在传统父权制

与儒家文化共同塑造的“家国同构”观念框架下，往往

承载着国家话语的权威性，因此其与子女的关系也具

有了君臣关系的特征，这意味着父亲的爱意常常淹没

在作为领导者的权威与责任之中。

无论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无名父亲，还是《哪

吒闹海》中的李靖，他们的身份并不相同，但他们都具

有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典型特征，呈现出威严强势、硬朗

坚毅等特质。同时，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也为匹配父

权制的社会想象而具有相当的正面象征意义[4]，展示

着整个社会对男性基本的标准诉求，即身为成年男性

的父亲理应将更远大的志向放到社会领域，而非家庭

领域。因此在这个阶段的父亲角色塑造上，重点往往

落在其社会关系而非亲子关系中，父亲的爱被隐秘地

藏在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之下，父亲身

份所赋予他们的人性光辉与血肉感被折叠在象征着权

威与秩序的符号背后，这导致这些父亲形象因为影片

中关于其在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领域）中的模样展示

过少，而其外在的社会性身份又通常仅进行简单的介

绍，最终呈现出单薄，扁平化的特征，宛如为了配合社

会对父亲形象的群体幻想而定制的符号。

二、回归：出现在家庭领域中的父亲

进入 80年代，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国动画逐

渐摆脱阴霾，迎来了新的生机。相较之前更为宽松的

社会环境，使中国动画从业者们的创作激情再次迸发，

更丰富的片种，更多元的题材与表现形式在这个时期

得以实现，动画影片的产量也在不断攀升[5]。

伴随着文化政策改变的还有大量外来动画影片的

引进。自 1980 年末，《铁臂阿童木》于央视一套播出

后，国外动画片逐渐占据了中国动画市场的半壁江山，

许多外来的新兴思想与先进观念借助影视作品走入人

们的生活，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动画的创作，中国动画电

影中的父亲形象也因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西方平

等思想的作用下，父亲角色身上的权威感消失，原有的

严父形象开始向慈父转变。

与此同时，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独生子女政策

的实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多重因素的多方作用下，中

国家庭结构进一步由大家族模式向“一家三口”式的核

心家庭转化[6]，“独生子”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显著提高，

父亲开始回归至家庭领域，更深度地参与进子女的生

活与养育事务之中。这些变化很快便反映到了影视作

品当中，父亲角色开始在影片的家庭叙事里承担更为

重要的职责，其人物形象也在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刻画

中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展现出他们为人父母的温柔与

慈蔼。动画影片《三十六个字》（1984年）就向大众展

示了一个智慧且温柔的父亲形象，该片采用真人定格

加水墨动画结合的表现方式，主要描述了一位父亲以

字代画，以图叙事，教孩子识字的故事，片中借助画外

音的形式展示了父子二人在识字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

的互动，展示了这位父亲充满学识，温和慈爱并对孩子

十分耐心的性格特点。面对儿子的提问，他总是认真

地解答并引导孩子进行思考，没有丝毫的糊弄与不耐，

全然是对这段亲子时光的享受。这一点与流行于上一

个三十年间的动画电影中积极投身于事业而疏于陪伴

孩子成长的严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见图3。

在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天书奇

谭》（1983年）中，担任父亲角色的袁公身上也呈现出

相似的性格特质。虽然在影片中，袁老与主角蛋生之

间并无实际的血缘或收养关系，但蛋生原是一颗天鹅

蛋，是机缘巧合下被巡山的袁老拾到，施以法术才得以

图2 影片《哪吒闹海》中李靖拔剑欲牺牲哪吒的画面

图3 影片《三十六个字》中父子相处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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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为人，而后又成为袁公的唯一弟子；在外观上，袁

公与蛋生的眉心有着相同的弯月印记，因此二者虽名

为师徒，实则与父子无异。电影中的袁公是一位普罗米

修斯式的英雄人物，他为人类盗取天书，教导蛋生运用

天书造福百姓，最终因此被天庭治罪。这样一位带有英

雄气概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予人的感觉却始终是温

柔慈蔼的。在袁公与蛋生的相处片段中，袁公身上丝

毫没有身为支配者的强势姿态，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

和蔼地看着蛋生，引导他学习天书，教诲他要惩恶扬

善，为百姓做事；其中有一幕，蛋生看书时突然抬起头，

带着满眼孺慕之情望向袁公，袁公站在蛋生身后，笑着

朝蛋生点点头，以示他的肯定与鼓励，这一系列的简单

互动将流动在两者之间的父子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同

时也将袁公的温厚慈蔼呈现得十分充分，见图4。

父亲角色们形象上的大转变并不只存在于动画电

影当中，在1995年出品的《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系列

电视动画片中，小头爸爸的形象也同样呈现出相同的

温和睿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父亲们身上的权威感

消散，名为“领导者”的符号化外衣被脱去，露出了柔软

的人性的内里，但这些父亲仍然是家庭的实际掌舵者，

是妻子的依靠，是孩子的启明星，是高度理想化的完美

父亲，某种意义上，这种理想化的“完美”，未尝不是对

于父亲角色的另一次符号化。同时，这些“完美”父亲

的存在并没有彻底改变父亲角色在更多涉及家庭领域

叙事的动画中边缘化的处境，比如动画短片《雪孩子》

（1980 年）中，小兔淘淘的父亲从头到尾都未曾被提

及，在长篇动画《宝莲灯》（1999年）中，沉香的父亲仅

在讲述沉香母亲的片段中拥有了一个短暂的镜头，除

此之外再未出现。

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理想化形象的出现，丰富了中

国动画中的父亲形象的表达范式，代表社会对父亲身

份的新思考与新期望，也意味着这个时期在对父亲的

塑造上，开始打破传统且刻板的霸权式父亲形象，试图

探索塑造更加多元化与丰满的父亲角色。

三、同质：顺应时代的“窝囊”形象

自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美日等动画大国的动画

电影大量进入国内，其内在的文化精神也冲击着国人，

中国动画电影开始转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同时市场经济

转型的进行，全球化的推进，也使中国动画原来赖以生

存的土壤不复存在，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也不复从前[7]。

千禧年前后，中国动画陷入了低谷，开始了漫长且

阵痛的探索与重塑，呈现出略显混乱的局面，动画电影

中的父亲形象也随之进入了重新锚定的阶段。在消费

主义盛行与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影响下，为了匹配父

权制的社会想象而构建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支配者父亲

形象消失不见，转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顾家但又在家

庭中毫无地位可言的“窝囊废”式父亲出现，并一举成

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动画父亲形象。从灰太狼，

到图图爸胡英俊，再到新小头爸爸，这些父亲角色无一

例外的都在家庭中展现出软弱、窝囊、弱势等反传统男

性气质的形象特征，见图5。

2009年，由系列电视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衍生

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上映，随后

的几年中这部大热的系列电视动画又陆续衍生了多部

电影。在这些影片中，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灰作为新增

常驻角色出现在电影中，因此灰太狼身上的父亲标签

也得以强化，人物形象也相较于原作更为丰富。灰太

狼在大部分作品中都是一位反派角色，他为了吃羊，不

择手段，但往往又在最后关头因为各种缘由弄巧成拙，

错失机会，还反被小羊们捉弄。显然，灰太狼在社会场

域中并非一位成功人士，而他脸上的刀疤，头上戴着的

补丁帽子，更加彰显了他的“失败之气”。然而在家庭

领域中，灰太狼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男人”，面对老

婆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对儿子无微不至，百般宠爱。

在影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中，面对小灰灰

拿着木偶羊喂爸爸吃的童真行为，他不忍拒绝也不敢

拒绝，当即选择啃食玩偶来哄儿子开心，并在随后的剧

图4 影片《天书奇谭》中袁老教导蛋生的画面

图5 新世纪以来广为认知的父亲角色（从左至右依次为：

小头爸爸、胡英俊、灰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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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中不顾危险地追踪羊群只为给儿子吃到真正的羊。

而在《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中为救老婆儿

子，一向胆小怕事的他不惜当上双面间谍。尽管在电

影中，灰太狼作为狼在其抓羊主业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但他也有着他独有的闪光点，向大众展示着更为现实

与日常的父亲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灰太狼这一角

色形象的丰满得益于他作为《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

画的第二主角，有充分的剧情来展现他的人物特质，而

图图爸胡英俊与新小头爸爸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的系列动画电影中，

小头爸爸仍然耐心温和，与孩子像朋友般相处，但其家

庭地位却一落千丈，成为了在家庭中毫无威信且洋相

百出的“弱势”群体，夫妻关系看起来也从传统的“男强

女弱”变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女强男弱”。在《新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秘密计划》（2014年）中，小头爸爸

会陪儿子一起胡闹般的在墙上乱涂乱画，会灰头土脸

地接受围裙妈妈的训斥，会趁围裙妈妈睡觉时“偷”被

没收的私房钱，“窝囊”和搞笑似乎成为了他身上最显

眼的标签。相似设定也出现在《大耳朵图图》系列动画

电影中，在《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2017年）中，

胡英俊会和图图一起犯错，一起笑倒在地上打滚，会被

小丽妈妈揪耳朵和批评，见图 6。在这两位角色身上

可以看到，父亲们曾经高高在上的姿态全然不见，取而

代之的是对孩子过分亲切，在妻子面前唯唯诺诺的模

样，过去举足轻重的家庭核心正在向寻常的家庭成员

转变。

然而父亲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幅度下滑的同时，

他们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甚至往往才是掌握“真

理”的那一个人，在上述的动画中，母亲角色均被设定

成了家庭主妇，更多地活跃于家庭领域中；而在《新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一日成才》（2016年）和《大耳朵

图图之美食狂想曲》（2017年）两部影片中，面对母亲

们采取极端手段来帮助儿子成功的决定，两位父亲都

秉持不赞成的态度，随后果然两个家庭都因此陷入了

不同程度的危机，应验了父亲们的观点。

由此看出，这些父亲角色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

能”与“窝囊”，这些标签的出现更像是顺应时代发展和

消费主义下，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男强女弱”现象的

一种补偿，以及借其倒置传统的性别关系以增加戏剧

张力与喜剧效果[8]，展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更多样化的

父亲形象，但这也致使父亲们身上“窝囊废”的标签掩

盖了其他的亮点与特点，让不同的父亲角色趋同，出现

同质化的情况，走向了另一种模式的失真。但无论怎

样，这种颠覆性形象的出现与应用，标志着社会观念的

流变，仍然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尝试，它打破了父亲代表

权威与力量的传统观念路径，父亲形象原有的内在的

象征意义被削弱，开始展现出更为亲切与平凡的模样。

四、多元：父亲形象的“个性化”表达

2015 年，兼具好口碑与高票房的动画电影《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问世，中国动画电影在数年的沉寂中厚

积薄发，开始走向正轨。之后又相继上映了《大鱼海

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多部结合中国

民族文化和当代审美的优秀作品，中国动画电影逐

渐摆脱粗糙、低幼、复制的模式，回归人性化的故事

本身 [8]。因此，这个时期的父亲角色摆脱了模式化的

形象塑造，变得更加真实，更加鲜活，也更加多元，他们

外形各异，个性不同，拥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经

历，他们既是父亲又不只是父亲，各种身份标签错综复

杂地交织在一起，使他们身上显露出复杂又生动的人

性色彩。

在2018年上映的《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之俄罗

斯奇遇记》中，小头爸爸的形象与前两部有了明显的不

同，他的性格不再局限于“好好先生”的模板里，永远温

和，永远包容，永远以孩子“好友”的身份自居，他开始

有了更多更复杂的情绪。他会因为工作的忙碌而短暂

地忽视家庭，他会因为旅途不顺而迁怒妻子，他会因为

大头儿子弄丢他的笔记本电脑而冲儿子怒吼，撕毁并

贬低儿子的画，这一切在之前的系列电影与电视动画

中是从未有过的，曾经一度消散在动画电影中的家长

权威，好似又重新凝聚在小头爸爸身上。但是在随后

的剧情里，经历了一系列在儿童幻想世界的冒险，小头

爸爸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了肆意行使家长权

威的危害，主动对儿子说：“对不起，是爸爸错了，我总

图6 影片《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中

父子俩一起玩乐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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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相信你，从来没有认真去听你说、看你画，也从来

没有真正走进你的心里，你能原谅爸爸吗？”他最终选

择放下家长的身份，以更平等的方式去了解并参与孩

子的世界，尊重并保护着孩子以及孩子的童真。这样

的设计在随后的系列作品中也得到延续，比如在2021

年上映的《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之完美爸爸》中，他会

弄错孩子的生日愿望，会冲大头儿子发火，无法满足大

头儿子对“完美”爸爸的需求，但他依然竭尽所能在危急

关头保护着孩子，哪怕需要付出的是生命。虽然在两

部影片中，小头爸爸身上有着明显的不足，但正是这些

性格与行为上的小缺陷结合他认真负责、知过必改、敢

做敢当等优点才显得他格外真实，也格外迷人，见图7。

2018 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熊出没之变形记》也塑

造了一位极为真实的父亲角色——强爸。不同于大部

分动画电影讲述的青年父亲与幼儿之间的父子关

系，这部影片着重描绘了成年儿子光头强与老年父

亲和解的故事。强爸和光头强曾经在光头强幼年的

时候亲密无间，但一切都伴随着强爸升职成为伐木

队长而分崩离析，工作的忙碌使他缺乏耐心陪伴光

头强，矛盾随即诞生，并逐渐升级，最后两人日渐疏

远。然而在强爸退休之后，他开始想尽办法与儿子

修复破碎的父子之情，他笨拙且生硬地强行插入光

头强的生活，逐个完成光头强小时候写下的愿望，在

电影的后半段更是为了保护光头强被掩埋在了废墟

之中，一时间生死不明，不过在随后的剧情中强爸奇

迹般生还，两人也因此冰释前嫌。在影片中，强爸这

份别扭、厚重的中国式父爱折射出当代社会中许许

多多父亲的身影，也映射出当代社会对曾经缺位的

父亲现象的反思。

在 201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

的父亲角色又呈现出另一种形象。与1979年的《哪吒

闹海》相比，这部影片中的李靖显得更加人性化，“李靖

由古板甚至胆小的封建大家长变为表面严厉实则慈爱

的父亲。[9]”一反传统文化中刻板的父亲形象。一方面，

他虽沉默寡言，总是严厉地约束着哪吒，但是他会为了

哄哪吒开心，不顾颜面地去每家每户恳请百姓前来为

哪吒庆生；他会撒谎欺骗哪吒是灵珠转世，以此慰藉哪

吒孤独的内心；他愿意陪伴哪吒一起对抗被权威操控

的命运，甚至愿意以“自己一命换哪吒一命”，见图 8。

另一方面，他竭尽所能地保护着陈塘关的百姓，努力地

维持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百姓愿意参加哪吒的生日

宴也是看在李靖为陈塘关鞠躬尽瘁的情面上。虽然

《哪吒闹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改编自同一个经典文

本，但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使他们书写出截然不同的各

具时代特色的父亲形象，代表着不同时期社会对父亲

的不同态度与要求。

这个时期，中国动画电影对父亲角色的塑造变得

更加贴近生活，无论是小头爸爸、强爸还是李靖，他们

的形象不再是囿于过去的单一气质之中，也不再为了

迎合父权制社会的“父亲神话”而将一切象征着平凡

的、消极的、负面的特征与情感隐藏，他们展示出作为

个体世俗且日常的模样，由仅留存于影片中的带有象

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转变为刻入观者心中的鲜活形象。

这样的他们或许不完美，但足够真实，更足够动人。

五、结语

中国动画发展至今，为大众带来了一部部优秀的

动画电影，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角色。

构建了属于时代的文化记忆。从隐藏在社会角色后

的支配者父亲，到智慧温柔的完美父亲，到顺应时代

产生的“窝囊废”父亲，再到如今多元表达下风格迥异

的父亲们，中国动画电影中父亲形象塑造不断演变的

表象背后是时代发展下中国社会文化、家庭结构与性

别观念的嬗变，是中国社会关于父亲责任的思考与探

讨，更是中国动画创作者与动画产业的不断前进与革

新的印记。

（下转第51页）

图7 影片《新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之完美爸爸》剧照
图8 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为求得哪吒

一线生机而下跪的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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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文创设计需要多元化的风格和审美表现。“丑萌”

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亚文化，需要客观地面对、深刻

地探讨与多元地接纳。“丑萌”将“丑”以积极的眼光，接

纳不完美的乐观心态展现在大众视野，把握审美多元

性、设计创新性和时代进步性，是大众审美意识提高、

思想开放的表现。通过文创窗口给消费者带来欢乐的

体验，进而强化“丑萌”文创产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

系，让其更深入人心，缩短文创与大众之间的感知距

离。而如何展现“丑萌感”，并非为“丑”而“丑”的低俗

恶搞，且用恰当的表现方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融

入文创设计，则成为未来亚文化研究及文创设计探究

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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